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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是袁枚33岁时，以300两银子购得
的江宁小仓山的一个园子，时清乾隆十三年
（1748），袁枚在江宁知县任上。江宁府城即
现在的南京，府城地面由上元、江宁两县分
治。江宁县治有清一代均设在江宁府城内。
小仓山在江宁府城西隅上元县的地界。袁枚
买进的这个园子，当时已经破败，但他仍然很
喜欢。袁枚给取名“随园”，“取随之时意大矣
哉”（《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典出《周易》之

“随卦”。袁枚撰著的《食单》以随园名。《随园
食单》最初的本子，系乾隆五十七年（1792）小
仓山房刊本，这一年袁枚77岁。自34岁入居
随园，至77岁，或者可以说《随园食单》是袁
枚积四十余年美食体验和经验所成的结晶。

我是过了50岁才学烧菜，自忖没有烹饪
的天分，所以也只是把《随园食单》当作一部
散文来读，想看看袁枚如何有手段把食谱也
写得活灵活现。袁枚嘉庆元年作《杂书十一
绝句》，其中第十首有云：“吟诗之余作《食
单》，精微仍当吟诗看。”翻开来没几页，即明
白这不是简单的菜谱，搜罗一下菜名、食材和
烹制方法；也不只是把食谱写得灵动好看。
这部书融汇了袁枚对餐桌礼仪，对餐饮文化
的认识，这里有“饮食文明”。

《戒单》这一章有《戒强让》这一条：“治具
宴客，礼也。然一肴既上，理宜凭客举箸，精
肥整碎，各有所好，听从客便，方是道理，何必
强让之？常见主人以箸夹取，堆置客前，污盘
没碗，令人生厌。须知客非无手无目之人，又
非儿童、新妇，怕羞忍饿，何必以村妪小家子
之见解待之？其慢客也至矣！……长安有甚
好请客而菜不佳者，一客问曰：‘我与君算相
好乎？’主人曰：‘相好！’客跽而请曰：‘果然相
好，我有所求，必允许而后起。’主人惊问：‘何
求？’曰：‘此后君家宴客，求免见招。’合坐为
之大笑。”请客吃饭，也是一种礼节。客随主
便固宜，主不尊客意，强要客人吃这吃那，还
拿了筷子夹取菜蔬堆置客人碗盘，看似客气，
实为恶习。袁枚这一段文字，于文明请客餐
叙，议论甚佳。

这一章还有《戒目食》一条：“何谓目食？
目食者，贪多之谓也。今人慕‘食前方丈’之
名，多盘叠碗，是以目食，非口食也。不知名
手写字，多则必有败笔；名人作诗，烦则必有
累句。极名厨之心力，一日之中，所作好菜不
过四五味耳，尚难拿准，况拉杂横陈乎？就使
帮助多人，亦各有意见，全无纪律，愈多愈
坏。余尝过一商家，上菜三撤席，点心十六
道，共算食品将至四十余种。主人自觉欣欣

得意，而我散席还家，仍煮粥充饥，可想见其
席之丰而不洁矣。南朝孔琳之曰：‘今人好用
多品，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资。’余以为肴馔
横陈，熏蒸腥秽，口亦无可悦也。”上菜前后四
十余种，袁枚散席还家还得煮粥充饥。这四
十余种菜品，可不就成了“目食”？不是用来
吃的，是用来看的。袁枚说的是“戒目食”，我
们今日也未始不可理解做“戒浪费”。

这一章里的《戒落套》，也说得在理：“唐
诗最佳，而五言八韵之试帖，名家不选，何
也？以其落套故也。诗尚如此，食亦宜然。今
官场之菜，名号有‘十六碟’‘八簋’‘四点心’
之称，有‘满汉席’之称，有‘八小吃’之称，有

‘十大菜’之称，种种俗名，皆恶厨陋习，只可
用之于新亲上门，上司入境，以此敷衍，配上
椅披桌裙，插屏香案，三揖百拜方称。若家居
欢宴，文酒开筵，安可用此恶套哉？必须盘碗
参差，整散杂进，方有名贵之气象。余家寿筵
婚席，动至五六桌者，传唤外厨，亦不免落
套。然训练之卒，范我驰驱者，其味亦终竟不
同。”宴客讲排场，几大碗几大碟几大簋，点心
必多少道，小吃必多少味，袁枚一概判之为

“恶厨陋习”。家居欢宴，文酒开筵，哪用得着
这样的俗套？

我看袁枚的这几条“戒单”，有一个共同
的品质：清雅。这也应该是和袁枚的诗歌审
美品质相一致的。和清雅相反的，或者就是
伧俗了。袁枚的美食趣味、餐桌礼仪今天也
是可以给我们以有益的提醒的。

“美食不如美器。”袁枚对这句话也有具

体的阐明。《须知单》这一章有《器具须知》一
条：“古语云：美食不如美器。斯语是也。然
宣、成、嘉、万，窑器太贵，颇愁损伤，不如竟用
御窑，已觉雅丽。惟是宜碗者碗，宜盘者盘，
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参错其间，方觉生色。
若板板于十碗八盘之说，便嫌笨俗。大抵物
贵者器宜大，物贱者器宜小；煎炒宜盘，汤羹
宜碗；煎炒宜铁锅，煨煮宜砂罐。”袁枚对器具
的阐发，也正如对餐饮的阐发，贯穿了一个核
心的理念，即自然、随意，顺着食材的本性，不
刻意，不造作，不摆谱。这也和他所提出的餐
桌上礼仪的清雅品质相贯通。袁枚在《戒穿
凿》这一条里借批评《尊生八笺》之秋藤饼、李
笠翁之玉兰糕的“矫揉造作，以杞柳为杯棬，
全失大方”，而正面提出自己的饮食理念：“譬
如庸德庸行，做到家便是圣人，何必索隐行怪
乎？”日常道德行为，做到家了便可成为圣人，
何必汲汲求索食物隐僻之理，特意弄得稀奇
古怪。袁枚这段话里的“以杞柳为杯棬”，典
出《孟子·告子上》，意思是：杞柳柔韧，枝条可
编器物，可假如拿来制作杯盘，就损害了杞柳
的本性了。袁枚顺其自然的烹饪理念，清代
学者、官员梁章钜也很认同。逯耀东写明清
文人食谱的文章里引了梁章钜的话：“《随园
食单》所讲求烹调之法，率皆常味，并无山海
奇珍，不失雅人清致。”平常食材，烹饪得法，
烧出至味，是为大厨。不然，那倒真是雅得俗
了。我想起在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
里历史学家陈垣说过的一个意思，做学问主
要不在于有没有拿到人所未见的珍秘材料，

而要在人所共见的平凡书中，发现问题，提出
见解，这才是真功夫。或者烹饪和学术也有
共通之处？

袁枚有一篇散文《戊子中秋记游》，里面
写到了他请客人在随园吃猪头。乾隆戊子年，
即乾隆三十三年（1768），袁枚53岁。文章说

“乾隆戊子中秋，姑苏唐眉岑挈其儿主随园，
数烹饪之能，于蒸彘首也尤”。彘首即猪头。苏
州人唐眉岑擅长烹饪，尤其拿手蒸猪头。“主
随园”，我理解是“主厨随园”“掌厨随园”的意
思。苏州人唐眉岑应该是袁枚随园新请的家
厨。“月大明，羹定酒良，彘首如泥，客皆甘而
不能绝于口以醉。”中秋圆月清晖之下，菜熟
酒醇，猪头蒸得烂如泥，客人吃猪头停不了
口，大家都喝醉了。袁枚感慨万千：“嘻！余过
来五十三中秋矣，幼时不能记，长大后无可
记。今以一彘首故，得与群贤披烟云，辨古迹，
遂历历然若真可记者。然则人生百年，无岁不
逢节，无境不逢人，而其间可记者几何也！”吃
蒸猪头，让袁枚这么慨意顿生，可以想见这猪
头烹制得如何美味了。这篇散文可以见出袁
枚对吃的讲究，以及梁章钜对袁枚食单赞誉
的本意。《随园食单》里的《特牲单》这一章第
一条就是《猪头二法》，讲了猪头的煮和蒸两
种烹制方法，不知道《戊子中秋记游》里的蒸
猪头，是否就是《食单》里记录的蒸这一种？

袁枚是清代文学家，诗主性灵。清康熙
五十五年（1716）三月初二生于杭州府钱塘县
东园大树巷的宅中，卒于嘉庆二年（1797）十
一月十七，葬于随园西侧墓地。乾隆四年
（1739）袁枚24岁，中进士，二甲第五名，授庶
吉士；乾隆十四年（1749），厌倦县令生涯，托
病辞官。袁枚尝作《俗吏篇》二诗，罗以民《子
才子：袁枚传》以为作于江宁县令任上。《俗吏
篇》第二首开头两句即说：“俗吏未必从我始，
俗吏亦当从我止。”接下来连着38个句子历
数俗吏生活种种之不堪，最后以“何不高歌归
去来，也学先生种五柳”作结。袁枚也是明白
人。前引袁枚《杂书十一绝句》第十首，后面
两句是：“出门事事都如意，只有餐盘合口
难。”可以见出袁枚对饮食的讲究。辞掉了

“俗吏”职位，袁枚在他的随园里，“以三寸不
烂之舌，仔细平章”（《答（尹）相国书》）。“平
章”什么呢？“调羹之妙”。“四十年来，颇集众
美”（《随园食单序》）而成一部食谱，记录菜
肴、点心、饭粥、茶酒的烹调与制作方法三百
四五十种。他日得闲，我们或者可以照章仿
制一下？我读《随园食单》，常常食指大动。
这部食谱的最后一章《茶酒单》，说绍兴酒和
汾酒之区别：“绍兴为名士，烧酒为光棍”，“绍
兴酒，如清官廉吏，不参一毫假，而其味方
真。又如名士耆英，长留人间，阅尽世故，而
其质愈厚”（《绍兴酒》），“既吃烧酒，以狠为
佳。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余谓烧酒者，人
中之光棍，县中之酷吏也。打擂台，非光棍不
可；除盗贼，非酷吏不可；驱风寒，消积滞，非
烧酒不可”（《山西汾酒》）。我不善饮，但看看
袁枚也说得有趣，像是有些道理，未知善饮者
以为如何？

一
苏州古称姑苏，春秋时为吴国都城，晋称吴郡；唐武德时

称苏州，为江南东道十八州之一。苏州自古便是江南重镇、中
国历史文化名城。唐代来此游览和任职的诗人颇多，他们留
下了极为丰富的诗歌作品。李白、杜甫、王昌龄、常建、李嘉
祐、张继等都曾在此留下诗篇。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还先
后做过苏州刺史，因而刘禹锡诗云“苏州刺史例能诗”。

李白写苏州的诗远不如写扬州和金陵的，但《苏台览古》
还是较有名的：“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
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杜甫在《壮游》中也写到苏州古
迹的荒凉景象：“王谢风流远，阖庐丘墓荒。剑池石壁仄，长洲
荷芰香。嵯峨阊门北，清庙映回塘。每趋吴太伯，抚事泪浪
浪。”常建和张继的诗名虽然不如李、杜显赫，但他们在苏州留
下的诗篇却广为流传，如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
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诗中的“古寺”，即常熟兴福寺，常熟在唐代就属苏州，今
仍是。诗中虽多写寺庙里的景致，然而“曲径通幽处”又写出
苏州的城市风貌和园林特色。这是欧阳修生前最喜欢的诗之
一，他尤赏颔联，欲效不能。纪昀也认为此诗“兴象深微，笔笔
超妙，此为神来之候”。张继的《枫桥夜泊》显然名气更大、流
传更广，此诗因声调悠扬而被清人管世铭推为唐人七绝压卷
之作之一，也可说是描写苏州最出色、流传最广的诗篇之一。
唐人七绝佳作如林，唯有此首在日本流传最广，更有人因读此
诗而来苏州一游。当年的寒山寺在苏州城外，而如今早已成
苏州城内的名胜之一了。

后来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也写下一些吟咏苏州的诗，其中
《登阊门闲望》较有代表性：“阖闾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
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当时诗人身体欠佳，
只不过偶登阖闾城门闲望一下，便把当时苏州城的历史、经

济、环境、民俗、名胜统统囊括，尽显笔底。也许因白居易在苏
州刺史任上政事清廉，他辞职离开时苏州市民依依不舍，挥泪
作别，刘禹锡在《白太守行》中对此有所描写：“闻有白太守，抛
官归旧谿。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连刘禹锡自己也没想到，5年以后，他也来做苏州刺史
了，而且任职时间比白居易还长，留下的写苏州的诗比白居易
还多。辞职离开苏州时，他也是依依不舍，写下《别苏州》二
首，其二云：“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
魂销。”他对苏州的感情尽泄纸上，读来倍觉情深意长。

还有一位对江南吴地特别欣赏的诗人，是唐末五代的杜
荀鹤。他不仅自己在此游览生活，还经常热情地推荐友人前
来，如《送人游吴》就是专门介绍苏州风情的：“君到姑苏见，人
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
罗。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杜荀鹤身处战乱动荡、民不聊
生的唐末，诗多哀叹之音，但每写到吴地江南总有几分眉飞色
舞的样子，《送人游吴》用几句话便写尽苏州独特的水城风光
和民情风俗，可谓唐代最后一首描写苏州的佳作。

二
远在东汉、西晋时，上海便属吴郡。如西晋文学家陆机的

籍贯通常称吴郡华亭，即今上海松江区。唐设苏州，其州府仍

在吴郡，如今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当时都属苏州管辖。刘禹锡
当年赴苏州任刺史时就写有《赴苏州酬别乐天》一诗，其中两
句可以为证：“梁氏夫妻为寄客，陆家兄弟是州民。”意为来自
华亭的陆机、陆云兄弟都曾是苏州“州民”。

1000多年前的唐代尚未有上海之名，因此唐代诗人凡来
沪地，多将松江之名写入诗歌。如唐代诗人刘长卿在安史之
乱后自洛阳避难江东，漫游江南吴越诸地，路过松江时曾写过
《松江独宿》一律：“洞庭初下叶，孤客不胜愁。明月天涯夜，青
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万里寄沧洲。久被浮名系，能无愧海
鸥。”他写下独宿松江的所见所感和所思所念。稍后有位德诚
和尚，从四川孑然一身来华亭定居，常泛一叶小舟，往返于华
亭、朱泾之间，接送四方来客，随缘度日，并在此留下不少诗
篇。据宋人吴聿《观林诗话》载：“华亭船子和尚诗，少见于世，
吕益柔刻三十九首于枫泾寺，云得其父遗编中。”所谓“船子和
尚”就是德诚和尚，他除了撑船运客便是垂钓，故所写诗作也
多为渔人水上生活，如《船子机缘诗》中的七绝：“三十年来海
上游，水清鱼现不吞钩。钓竿斫尽重栽竹，不计功程得便休。”

与德诚和尚差不多同时代的张聿曾在此任华亭县令，今
存诗仅7首。他的作品虽不如德诚和尚多，但他毕竟是华亭
最早的地方长官之一。从他所写的《圆灵水镜》《景风扇物》等

诗来看，特别是“何处青蘋末，呈祥起远空”“菱花凝泛滟，桂树
映清鲜”诸句，都颇有江南水乡的意蕴，但是否写于华亭还有
待进一步考证。

张聿之后，刘禹锡赴任苏州刺史，他所写的《松江送处州
奚使君》一诗可以证明他到过松江：“吴越古今路，沧波朝夕
流。从来别离地，能使管弦愁。江草带烟暮，海云含雨秋。知
君五陵客，不乐石门游。”从首句“吴越古今路”来看，当时的松
江尽管多为“沧波”“江草”“海云”，却是由吴入越的交通要道，
全诗寓情于景，深婉有致。刘禹锡还写过名闻天下、为华亭所
独有的华亭鹤，《鹤叹二首》有云：“故巢吴苑树，深院洛阳城。
徐引竹间步，远含云外情。”“丹顶宜承日，霜翎不染泥。爱池
能久立，看月未成栖。”古来写华亭鹤的诗很多，《鹤叹二首》无
疑是其中的名篇。

许浑在松江留下的诗篇较多。其《松江怀古》中“云移山漠
漠，江阔树依依。晚色千帆落，秋声一雁飞”的句子写出了昔日
上海的特殊景致。有趣的是，许浑的友人张祜也写有《松江怀
古》，其开篇云：“碧树吴洲远，青山震泽深。”与刘长卿、刘禹
锡、德诚和尚笔下的风光大致相符，据此亦可见唐代松江风貌
之一斑。

与松江有缘的还有“皮陆”，皮日休与陆龟蒙。两人都写
过华亭鹤的诗，皮日休一写《松江早春》，陆龟蒙立刻写了《和
袭美松江早春》。陆龟蒙辞官退隐后居住在松江甫里，多所论
撰。那年吴中下大雨，皮日休写了《吴中苦雨因书一百韵寄鲁
望》（陆龟蒙字鲁望），其中的“全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
竞骈罗，水怪争渗漉”反映了这一带水灾时的特殊地理状况，
当时这也已是一条重要的水上通道。由此想到杜荀鹤的《送
友游吴越》：“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桔，无水不
生莲。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经年。”

沪属吴地而在吴越之间，诗中所写种种风情，至今仍值得
玩味。

“吴越古今路”上诗意长
●孙琴安

随 园 雅 食
●周维强

藕香榭饮宴吃螃蟹 孙温

皇皇百余万字的《汉字形体史》面世
了，这是陆锡兴教授积50多年研究，继《汉
字传播史》《汉字民俗史》《汉字美术史》之
后，又推出的中国文科通史中的新成员。

中国传统文科以语言文字学、文学、历
史学、哲学为主，其研究内容是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其中的汉字可以说是
最为璀璨的明珠。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且一直沿用
至今的唯一表意文字，既是民族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
者。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汉字都是维系
汉语不同方言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亚
洲汉字文化圈区域融合的重要纽带。

但是，真正的汉字发展史著作过去一
直没有问世。汉字发展史研究滞后的主要
原因是传世文献所用汉字皆是印制时代的
汉字（近现代汉字），而各代实际使用的
字形，以前资料缺乏。自20世纪70年代
以来，各代不同材质的文字材料大量出
土，流散各国的敦煌文献现已整理出版，
这些文献都是手抄本，反映的是当时实际
使用的汉字，研究汉字发展史在资料上条
件已然成熟。

不过，总体来看，汉字研究存在不够重
视理论的问题。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
汉和敦煌文献文字的研究长期以来是汉字
研究的中心，研究成果丰厚，基础工作相对
成熟。而对魏晋南北朝以后的字形关注较
少。秦汉简帛文字方面，疑难字考释工作
充分，解决了大量问题，但字形的理论研
究、系统研究不足。石刻是秦汉以后除简
帛外的大宗文字材料，虽然从宋代金石学
兴起即已开始研究，但基本是文献释读工
作，而非字形的专门研究。石刻文献的集
中整理出版是近些年的事，而石刻字形的
系统研究应当说才刚起步，且由于缺乏理
论基础和知识积累，现象的分析和结论存
在很多问题。在此状况下，《汉字形体史》
就显得尤为珍贵，可以说是首部有分量的
汉字史著作。

《汉字形体史》以古文字形体史、篆文
形体史为一组，汉隶形体史、八分形体史为一组，草书形体史（汉
草、今草、章草等）为一组，真书形体史上下为一组，以翔实的资料
作为佐证，四条线索，按照时代相互关联，清晰、透彻地叙述了汉字
演变的整个历史，千头万绪、变幻莫测的汉字演变在作者的笔下变
得清晰明了。该书最大的特点是系统梳理传统字学的各个名称术
语及其内涵，以大量出土文献文字为依据，剖析毫厘，辩证是非，其
内容蕴含着许多人们闻所未闻的见解，此举两事为例：

其一是书中对八分书的论证。八分是常见的书体，特别在清
代以来写八分书的人很多，但是八分这名称，在汉代只见于蔡邕的
说法，此外从没有人提到。汉代的八分不都是波磔的写法，相反波
磔的写法主要是史书，相当于后来的楷书。八分主要特点不是波
磔，而是古今杂形，这个“古”不是正篆，而是缪篆，缪篆是什么？不
是错误之篆，而是优美之篆。它也不是古今过渡的字体，而是人造
的存古字体。书中指出北魏朝廷把八分与真书结合造了一个元氏
魏碑（习惯称魏碑），这个杂凑的形体影响到北朝楷书，直到宋代才
拨乱反正。人们一直认为八分是汉代的，叫汉隶，其实八分的高潮
在汉更在唐，唐人才正式命名这类字叫八分，上至皇帝，下至文人，
以书写八分为尊。诗人杜甫有诗《李潮小篆八分歌》曰：

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
篆生八分。

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
刻肥失真。

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
潮下笔亲。

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
简单的几句诗，概括了八分来由、流传及唐代名家等，字字

珠玉。
其二是对印刷术的论述。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

献，它对汉字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印刷术为广泛传播知识、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条件。从早期

的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提高了效率，比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完
成了汉字字形标准化。雕版印刷是先写字后雕版，字体没有什么
特别，就是手写体。宋元推崇颜体、欧体，元代有用赵体，明代又采
用沈体。手写体各人各写，各人习惯不一，风格不一，字形难以一
律。明代有司严格管理刻书，要求“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
雠”，工坊为了提高劳作效率，规模生产，为了便于相互衔接，不仅
统一字形，笔画横平竖直，多用方笔，出现了横平竖重的匠体字，因
为发生在明代中期，也叫明朝字，或叫老宋体。宋体出现后印刷物
广为采用，是近代汉字标准化的由来。

《汉字形体史》规模宏大，内容全面，论述详赡，精彩纷呈，堪与
《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同列，为传统文科的经典性通史著作。

本 立 道 生
●李溢慧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出自《论语·学
而》，是孔子弟子有若的一句名言。意思是：
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
做人做事的原则方法也就有了。这里“本
立”是前提，“道生”是结果，意在强调培
根固本的重要性。

本，指事字，始见于西周金文，古字形在
“木”的下部加一指示符号标明树根的位置所
在，本义指树根。农耕时代，人们对农作物有
着深厚的感情，认为植物的根部代表一切生
命的起源，所以“本”字便有了本源、初始之
意，用来比喻最基础、最核心的事物。

“本”是基础，基础巩固了，其它部分才能
发展。柳宗元曾写有《种树郭橐驼传》一文，
借用树的生长给出了做人为政的启示。其中
讲到，很多人种不好、种不活树，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导致“木之性日
以离矣”。以树说理，从反面阐释固本培根的
重要性。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
“本”与“末”相对，“本”是树根，“末”是树

枝，“本”是主，“末”是次，当面临复杂局面时，
抓住了主要矛盾，细枝末节的小问题也就迎
刃而解了。从这个角度说，“务本”是科学
的方法论。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看到
甘肃“民苦无衣甚于无食，老弱妇女衣不蔽
体”。他下乡实地调研，发现当地土质适合
种棉，又同百姓攀谈，大部分农民对预想的
种棉收入也比较满意，于是左宗棠便提出了

“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大力推广种
棉。这个“务本”之策，增加了粮食生产，
改善了百姓生活，自然也解决了贫困群众的
吃饭穿衣问题。

可见，“本”是核心、是关键、是第一要务，

抓住了“本”，就好比从千头万绪中抽出线团
的头，根子找到了，脉络清晰了，解决问题的
办法就产生了。1946年4月，抗日战争已经
取得胜利，在延安召开的第三届边区参议会
第一次大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提出，今
后三年的三项建设任务，排在首位的是“经济
为本”，之后是发展文化、发扬政治民主。事
实证明，抓住了生产这个本，才有条件支持对
敌斗争，其它很多困难才能得以解决。

在“本”字上下功夫，适用于各个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从作风建设开局起步，把纪律建设作为
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走的就是一个正

本清源、标本兼治的历程。
为政如此，修身亦然。一个人不论到什

么位置，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能忘了根本。只
有始终守住本心、保持本色，才能立得住、站
得稳、走得远。《世说新语·德行》记载：东晋殷
仲堪做荆州刺史时，生活俭朴，吃饭时饭粒掉
到桌上，都要捡起来吃掉。他常教育子弟们：

“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意思是
说，清贫是读书人的本分，怎么能登高位就忘
了本呢！无独有偶，明代“公安三袁”高中进
士后，母亲让他们穿着草鞋回家。以此告诫
儿子做人不能忘本，为官要守住本心，保持清
廉本色。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尽
管时代在变，但治世做人的根本不能变。对
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强根固本就是要坚定理
想信念，始终牢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常
问自己“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只有这个

“本”坚固了，我们的党性才会纯正，政治才会
坚定，才会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
与人民血脉相连、心心相印。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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